
古宫 

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 

 

 

首尔四大古城门内坐落着景福宫、昌庆宫、昌德宫、庆熙宫、云岘宫和德寿

宫等多座古宫。这片空间如今是以宽广车道为主轴规划的市中心，但仅仅在一个

世纪前，国王和王室成员居住的宫殿才是划分这片区域的核心要素，主要道路则

仅起着连接各个王宫的作用。朝鲜王朝时期四大城门以内的空间即都城——国王

生活的区域，四大城门相当于该区域边界的标识。 

“古宫”，顾名思义即为“古代的宫殿”。与日本、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不同，

韩国现存的所有宫殿都是“古宫”。因为就连首尔市中心面积最大的古代宫殿景

福宫，现在也不是当今国家领导人居住或办公的场所。景福宫在市中心占地广阔，

具备明确的空间性，却不属于“此时此地”，从这一点来看，这是一个悖论。这

些古代宫殿坐落在首尔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段，俨然成为现代房地产触角无法入

侵的一方圣地。如果你认可，“现在”时间的暴力性就是现代性的本质，可将旧

事物肆意侵蚀、瞬间吞没，那么古宫可谓城市里的孤岛。虽然古宫借助了国家制

度的力量得以保存，但它通过历史赋予的时间性权威，在自身与当今世界之间筑

起一道坚实围墙，将自己隔绝于现代性之外。 

古宫之“过去”迥别于它者之“过去”。其居住者虽不复存在，古宫仍借助

集体记忆获得“传统”和“历史”的光环，被赋予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意义。这

种象征意义，不仅源于古宫在古代社会的绝对政治权威，还源于现代都市人欣赏

古色古香的砖瓦与丹青、雅致的庭院与气势恢宏的空间布局时，涌现出的对往昔

美好的隐隐怀念之情。同时，古色古香的意象使古宫升华为民族自豪感的象征，



成为历史共同体的共有之物。 

问题是，古宫所引发的这种怀念之情和古意盎然的意象，使人们忽略了对其

本质的思考。今日的“古宫”，以巧妙的方式歪曲其过去所具有的真正历史属性。

对一个历史共同体而言，此处曾为拥有绝对王权者的居住地，它宫阙九重，不曾

是共同体的共有空间，进入现代才为万众所共有。因此，古宫虽然凭借神圣不可

侵犯的往昔之墙阻挡了“现在”强有力的侵蚀，但这往昔并不能驱使现代人去探

究其真正的历史性。现代都市人潜意识里不过将其视为具有“过去”之外形的“公

园”而已。人们置身于古宫之中感受到的对过去的怀念，已脱离了其历史意义，

只停留于对其外观的欣赏，不免落于俗套。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有一

句名言：“历史是过去与现在永无止境的对话”，因此拥有历史遗迹外观的古宫其

实已不再拥有其历史本真了。 

对古宫真正的历史性与政治性理解最为透彻的反而是殖民统治者。因此，他

们不但摧毁了灭国王朝的宫殿，还在宫里放置兽笼，并建造殖民统治巢窠——总

督府。但是，昌庆宫更名为“昌庆苑”、成为动物园后，自开园之日便人山人海，

成为这个国家百姓深夜赏樱之胜地。无论彼时此时，共同体的成员们从未正确认

知古宫的意义。 

古宫虽为过去之物，如果不能将其与过去全部共同体成员的生活联系起来，

对其本质进行寻本溯源，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真正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它的过去。

即便对古宫历史进行神秘化、浪漫化的复古再现也无济于事。对于今天的大多数

人来说，古宫虽然表面上笼罩着神圣的历史光环，但实际上不过是满足现代都市

人需要的休憩场所、幽静雅致的游乐园，除此之外别无意义。 

然而，正如历史学家卡尔所提出的，如果历史是永无止境的对话与反思的过



程，是通过过去叩问现在与未来生活，那么，古宫应当具备现代、现在属性，属

于 “此时此地”。（朝译汉组集体讨论） 


